摘要：粤剧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广西梧州粤剧发展已有近五百年历史，一直存在着观众断层、人才缺乏、传播受阻等现实困境。数字技术深入到文化各个领域的大环境之下，梧州以“数字非遗”为工作重心，依靠音频采集、视频录制、数字保存、短视频传播、AI赋能、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数字化的方式，形成粤剧保护、传播、教育、发展的活态传承体系。本文以梧州粤剧为研究对象，梳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戏曲传承的实践成果，剖析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探究传承之路，为地方传统戏曲依靠数字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助力世界非遗粤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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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粤剧被称为“南国红豆”，把唱、念、做、打这四种表演手段融合在一起，又融入了乐师伴奏、戏台服装、抽象的形体等艺术元素，流行于两广和港澳地区，是继昆曲之后第二个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戏曲剧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地位。梧州是广西粤剧的重要阵地，1951年成立的梧州粤剧团在两广、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女驸马》《九宝莲》等经典剧目经久不衰，创造了“万人空巷看驸马”的盛况。但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娱乐方式多样化，梧州粤剧和其他许多传统戏曲一样，处在“传承人才匮乏、青年受众流失、传播渠道狭窄、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困境之中，传统的“口传心授”式传承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的传播速度。近些年来，国家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数字非遗”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活力的主要手段。梧州以本地粤剧资源为基础，创建粤剧保护传承基地，运用短视频、直播、数字存档的方式把粤剧从线下舞台带到线上空间，收获了年轻的粉丝。
一、梧州粤剧的历史底蕴与艺术价值
梧州是两广交界处的重要城市，是岭南文化交融的中心，给粤剧的流传、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粤剧进入梧州以后历经几个世纪的传承和发展，形成具有广府韵味和桂东风情艺术风格的岭南剧种，是梧州市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1951年成立的梧州粤剧团为广西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专业粤剧表演团体，从粤剧表演、创作、传承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七十余年的历史，排演的经典剧目有《女驸马》、《卖花女》、《西江龙母》等，这些经典剧目是岭南人民共同的记忆载体，在粤港澳以及东南亚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受众群。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梧州粤剧有着完整的表演程式、唱腔和剧目，其唱腔婉转流畅、身段轻盈洒脱、服装讲究，把粤剧“以情动人、以形传神”的艺术精华保留下来，并且把梧州本地民俗文化融入其中，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型现代粤剧《抉择》在国家话剧院上演之后在北京国家话剧院演出，体现的是梧州粤剧由地方剧种登上全国大舞台的雄健艺术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
二、数字化时代前梧州粤剧的传承困境
（一）传承人才断层：技艺接续链条断裂
数字化普及之前，梧州粤剧存在着缺少专业人才、主要技艺传承困难的两大难题。粤剧艺术重在唱、念、做、打全方位的基础功底的积累，学习时间长、练习强度大、培养渠道窄，行业收入不稳定，职业保障不高，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梧州本地没有建立粤剧专业的系统化教育机构，粤剧专业毕业生的供给严重不足，剧团长期无法招聘到科班出身的青年演员，只能从民间爱好者中挑选，人才质量无法保证。随着老艺人的陆续离世，唱腔、身段、化妆、脸谱、服饰制作等诸多独门技艺大多依靠口传心授，没有文字和影像的系统记录，技艺在失去老艺人之后，便面临失传的风险。青年演员流失严重，中坚力量断层，编剧、导演、乐师等幕后创作人才更少，经典剧目不能复排、新剧目不能创作，粤剧传承陷入“无人可教、无人可学、无人可演”的恶性循环，技艺传承链条随时有断裂的危险。
（二）受众群体老化：青年观众严重缺失
数字化传播出现之前，梧州粤剧观众老化严重、年轻人逐渐流失，是制约活态传承的主要障碍。传统粤剧演出节奏慢、程式多、叙事传统，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青少年审美取向和娱乐习惯有比较大的差距，年轻一代一般都会觉得粤剧“落伍了”，没有主动去接触的愿望。演出场所多为剧场、乡村戏台等线下空间，辐射面窄、接触率低，不能融入年轻人文化生活的场域。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老年人为主的观众群体，缺少青年人的参与，观众断层造成演出市场的萎缩，票房收入无法支撑剧团运转，演出和推广的投入也随之减少，形成一个“越没人看就越不宣传、越不宣传就越没人看”的恶性循环。缺少好的渠道引导青少年认识粤剧文化，年轻一代对于粤剧的历史、艺术价值和经典剧目缺乏认知，文化认同感不强，粤剧从主流青年文化中消失，可持续传承的受众基础越来越小。
（三）传播渠道单一：地域局限难以突破
数字化时代之前，梧州粤剧的传播形式被固定下来，渠道十分狭小，全部依靠线下演出来进行文化推广，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统的传播方式以剧场公演、下乡巡演、节日演出为主，信息的传播依靠海报、通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范围小、时效性低，只能覆盖本地区以及周边有限的地区，不能触及粤港澳、全国乃至海外的受众。珍贵的剧目、表演技艺、舞台艺术依靠现场表演来保存，缺少影像、音频等可以复制、传播的介质，一次演出之后就结束了传播，很难达到二次传播的效果以及长久的传播。没有全媒体的传播矩阵以及市场化营销手段，不能主动去吸引潜在观众，也不能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梧州粤剧从一个地方性的知名剧种慢慢走向小众化、边缘化，在多元文化娱乐竞争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
（四）生存保障薄弱：运营发展步履维艰
数字化赋能前梧州粤剧经费投入少、市场机制缺位，剧团及行业整体生存压力大，根基薄弱。粤剧演出包含排练、服装、道具、舞美、场地、人员工资等多方面成本，传统的经营模式收入主要依靠门票和少量的政府补贴，来源单一且不稳定，不能满足运营成本的要求。地方财政投入少，没有设立保护基金和长效的扶持机制，剧目创新、人才培育、场地维护等重要环节的资金缺口较大，很多经典剧目因为经费不足无法重新上演，新编剧目创作更是举步维艰。市场化运作能力欠缺，没有形成文创开发、品牌合作、文旅融合等多渠道增收途径，自身造血机能很弱。收入不稳定造成演员待遇低、职业吸引力低，造成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经费短缺造成保护、传承、推广工作无法系统推进，梧州粤剧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陷入“经费不够、发展受限、吸引力小、经费更难”的恶性循环中，活态传承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
三、“数字非遗”赋能传统戏曲活态传承发展路径
（一）数字典藏筑基：构建全维度非遗资源活态保存体系
数字化存档属于非遗活态传承的根基工程，对传统戏曲活态传承来说，首先要保证文化资源得到完整的保存并加以有效的利用。梧州粤剧要将数字典藏模式升级到新的高度，创建“采集—整理—保存—利用”全过程数字化保护体系，让“静态存档”变成“活态利用”。一方面扩大数字资源采集的范围，收录经典剧目、唱腔表演的同时也要对粤剧背后民俗文化、历史故事、传承人口述史等隐性的知识进行全面的搜集，采用三维扫描、动作捕捉、高清音视频拍摄的方式，对戏服、道具、脸谱实物做高精度的数字化复刻，创建包含文本、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的粤剧数字资源库。另外还要创建共享的数字资源平台，与高校、文化机构、社会公众对接，使数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给粤剧的学术研究、创作和教学提供支持。另外用区块链技术给粤剧数字资源进行确权，保障粤剧版权的安全，防止粤剧资源被滥用或者侵权。
（二）数智传播破圈：打造精准化年轻受众触达矩阵
传播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部分，只有通过数智传播准确地找到年轻的观众，传统戏曲才能摆脱受众老化的问题。梧州粤剧要创建“短视频、直播、社交互动、沉浸式传播”多元化数智传播矩阵，符合年轻人的媒介使用习惯。第一是深耕短视频平台，创建粤剧特色IP账号，制作粤剧特色的小课堂、经典剧目快剪、传承人日常等内容，以年轻人喜爱的表达方式和创意的剪辑方式、有趣的表达方式来降低粤剧的接受难度，引起青年的共鸣。
第二，创新直播形式，增加剧场演出直播、后台探班直播、传承人互动直播，设置线上投票、弹幕互动、连麦交流等线上活动来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第三，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来精准推送粤剧的内容，“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传播，使粤剧走出了舞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第四，推进粤剧同影视、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的融合发展，打造粤剧主题的短视频、动漫短片，通过跨界传播扩大传播范围。依靠数智化传播的突破性发展，让梧州粤剧由“小众非遗”变成“大众潮流”，不断吸引着年轻一代的受众。
（三）数字育人赋能：搭建体系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链条
人才是活态传承的支撑，传统戏曲的数字化传承要培养有戏曲修养又有数字技能的戏曲复合型人才。梧州要形成“校园教育+社会培训+数字研学”三位一体粤剧人才培育体系，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校园教育要推进“粤剧进校园”的数字化改革，把粤剧数字课程纳入中小学美育课程和高校通识课程体系当中，编制粤剧数字教材、制作互动课件，采用VR、AR等技术创建沉浸式的粤剧课堂，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粤剧体验，激发学生对粤剧的兴趣。
[bookmark: _GoBack]在社会培训方面创建线上粤剧传习平台，聘请有经验的传承人进行线上教学，对唱腔、身段、化妆、编剧等各方面进行系统教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给粤剧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粤剧的途径。数字研学方面创建粤剧数字研学基地，举行数字粤剧体验、剧目创作体验、短视频制作等研学活动，培育出既有粤剧艺术知识又有数字技术素养的年轻一代粤剧传承人。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参与粤剧的传承工作
